
瓷 碗

□

郑海英

瓷碗跟了母亲多年。 瓷碗的沿儿是孔雀

蓝的， 碗面是鹅黄色， 被母亲擦洗得干干净

净，放在碗柜里。 叔父来我们家时，母亲从碗

柜下层取出瓷碗，碗内，盛放半碗金黄色的豆

子。叔父把拐棍放到墙角，叔父的孩子小菊和

链子钻到桌下，从筐里扒拉出一个鸡蛋。母亲

用围腰擦擦手，说，来，娘为你们做饭吃。一会

儿，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面端到叔父面前。

我们盯着母亲手里的面，使劲咽口水。叔

父往前推了推碗，说，给孩儿们吃。说这话时，

叔父有点喘。母亲将我们撵到一边，另给我们

做了面，吃完，我们一块儿去外面玩了。 回来

时， 我见母亲和叔父眼圈都红着， 看我们进

屋，母亲从凳子上起身，说，他叔啊，有嫂子一

口吃的，就会有你们的，甭多想，顾命要紧。

叔父也起身，低头去茅厕。回来后母亲便

又问他要不要再来碗浆面吃。叔父红了脸，低

低说，再来一碗吧。 一袋旱烟的工夫，母亲端

来了浆面。 这碗面上的豆子真多， 足有一把

呢！ 我偷偷伸开手指，做了个抓的动作，不服

气地想，母亲真偏心。我不懂得血压高和糖尿

病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得病的叔父，在母亲心

里，就比我们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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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去后，每想起这个场面，我的

心就像被棒槌锤了似的疼。 我不知道那次叔

父来是对母亲做最后的嘱托， 母亲也被蒙在

鼓里，还当叔父和平时一样，来这里走一走，

到第二天，还会再来。

母亲喜欢做浆面，隔不多久，准想法儿为

我们做着吃。做浆面需用绿豆粉，母亲跑去卖

浆豆腐的那儿讨点豆浆代替豆粉。 卖浆豆腐

的人心眼好，每次都会给很多。母亲连连道谢

着去了。 浆水拿回来后放酸， 做成浆面也好

吃。

母亲把放酸的浆兑上水，倒在锅里煮开，

把捡来的黄豆泡泡，也煮好。 择些芹菜叶子，

面出锅时， 浇上浆水和芹菜叶， 倒也酸香扑

鼻。母亲做很多事都粗粗拉拉，比如做饭不是

忘放盐，便是把碱当盐丢进锅里，但瓷碗里的

黄豆，总是煮泡得那么细心。

我们村地少，我家的几分地都种了小麦，

黄豆是母亲从南乡拾来的。逢豆成熟时，母亲

骑着一辆旧自行车， 后座上绑着补满补丁的

袋子，和村里拾豆者一起，天刚见亮便候在南

乡田头，等管田的说，进来吧。 他们才像打仗

似的，一股脑儿涌入地里。

后来， 家里地更少了， 母亲还要拾些玉

米、小麦和高粱。 母亲捡来的粮食，仔细捶打

簸晒，存放起来。 记忆中，黄豆比其他粮食更

娇贵和惹眼，母亲也格外爱惜，每吃浆面，才

从袋内舀出点煮一煮， 盛放在那只和豆子一样

有着暖黄颜色的瓷碗内。 叔父最后一次来我家吃

浆面，我又瞥了一眼那只碗，趁无人注意，偷偷吃

光豆子，将碗扔了。 不曾想，我少年时期小小

的怨懑，铸成了我人生路上永久的悔，如经年

的蝉鸣，时时悲鸣在我记忆的伤口。

那天叔父吃完面， 意味深长的目光探向

母亲，拉过小菊和链子，跪下来给母亲磕头。

后扭身离去。 我一直对叔父最后清癯的面容

和这个动作记忆清晰， 时常后悔儿时怎会偷

偷躲在茅厕口的篱笆旁， 等叔父出来拽他衣

裳笑他能吃。 叔父常局促不安，涨红了脸，一

步三叹回到屋内。

叔父和父亲从小失去双亲， 叔父跟了舅

家，父亲跟了姑家。 我们姓随老姑父。 听母亲

说，我亲爷爷是傻子，亲奶奶是“姓毕家的”帮

着抢来的。抢来的奶奶相继生下了我的父亲，

叔父，和一个半路夭折的姑姑，几年后撒手人

寰， 不久傻爷爷也离世。 父亲和叔父投靠亲

戚，娶妻生子，便都随了上辈老人的姓。

有时候， 我会突然理解世间的无常和无

奈，傻爷爷，美丽奶奶，老姑母，老舅母，父亲，

母亲，叔父，同人私奔的婶婶，构成了我家形

形色色的往事，难忘而悲怆，深刻而艰辛。 我

奇怪老姑和老舅家为何都没孩子， 由此想到

老一辈人和叔父的命运。 叔父也是有过一段

美好时光的，曾在村里做会计。也算是当时的

文化人了。 但患了高血压合并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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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无异被判了缓期死刑。 婶娘指鼻子画眼

不满意，抛家舍子和人私奔。 连病带气，身体

更差了。

是小菊两岁多，链子一岁时的事了。表面

看， 叔父绝口不提婶娘。 母亲想法为叔父宽

心，为我们缝补衣裳，也会想到小菊和链子；

改善伙食，派我们给叔父送去。叔父时而拄着

拐棍儿，拉着孩子们来我家，母亲尽量为他们

做些好吃的。母亲做的好吃的，不过是一个荷

包蛋，或者，覆盖黄豆的浆面。

母亲常把煮好的豆子放进碗柜， 在我们

的浆面里撒些芹菜粒，等叔父来，便取出那只

碗。漂漂亮亮的瓷碗，还是母亲嫁给父亲那天

买来的，和母亲一样有着瓷实的身体，明晃晃

的碗面，孔雀羽毛般靛蓝的碗沿，碗内多有豆

子。 母亲说豆子金贵，放进瓷碗她才安稳。 说

叔父身体差，豆子给叔父吃，叔父在，小菊和

链子不会那么可怜。 说着，母亲眼圈红透了。

母亲常说与人为善， 街里来个要饭的，

都会把馍饭送去。 叔父离开后， 母亲更多的

照顾小菊和链子。 为保证我们都有饭吃， 她

辞去队妇女主任的职务， 更加起早贪黑地忙

起来。 母亲给人盖房子搬过砖头抹过灰，卖

过肉丸批发过冰棍……滚烫的太阳地， 母亲

沙哑嗓子叫卖冰棍的声音， 时常回响在我耳

畔。母亲劳动所得很快被家里几张嘴巴吃光，

父亲下煤窑挣来的钱往往不知弄到了哪里。

母亲没办法，四处筹钱，开了一个打铁铺。 日

子似乎好过起来， 但我却更加难以辨认母亲

的身份。 我不知道每天见到的这个人到底还

是不是女人———灰蓝色的粗布外衣， 像天空

的布袋一样罩在身上， 黑红的脸膛被洪炉的

火焰熏染得更加粗黑，短短的头发，随意塞在

帽子里……

几年后，母亲竭力维持打铁铺，仍卖不出

打好的铁具，只好关了铁铺，把目光投入煤炭

市场。 一个女人，当她这样做时，多想有个可

以靠一靠的肩膀，而父亲的倔强和木讷，只能

以无奈形容。

这便要说一说父母的婚姻。简单说，母亲

是几百里外的他乡人， 是父亲的一个工友帮

父亲以通信方式哄来的。见了父亲，母亲很失

望，发觉书信也非父亲亲笔写的，便想走了。

但自从她来后，爷奶待她如同己出，母亲过意

不去，和父亲成了亲。 婚后，父亲性格缺陷伤

透了母亲的心。 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四合小院

里，晚上，父亲闷着头独个回北屋睡，我们跟

母亲睡东屋。睡前母亲拽着我的脚脖子说，二

闺女个儿矮，妈给拔拔，就长高了。说着，母亲

的鼻子就吁吁的像塞了什么东西。母亲在哭。

我知道。她担心我随了父亲的个子，也怕我随

父亲的木讷，没个好性情。

多年过去，我方才看懂了一点人事，理解

了生与死，婚姻和生活都是不得已、由不得人

做主的事。多少次我都哭着想，我的叔父他一

定是怕连累我的母亲， 在层层落叶旋转着悲

凉的舞步落下来时，他也离去……

埋葬过叔父的那天，我回到家，不声不响

捡回瓷碗，使劲擦洗。瓷碗的碗沿被磕出一道

裂缝。我抖瑟着双手抚摸裂缝，洗净瓷碗放回

碗柜， 从此， 再也无法饶恕自己扔碗时的得

意，想起那埋在土里的人，埋得很深，永将不

能再吃一粒金雨般的豆子， 我的心像被鞭子

抽了般的战栗。

没离开前几年，叔父已是手不能锄，肩不

能挑的人了。 母亲捡来的豆子， 一些用醋泡

好，给叔父做药方。我们的浆面上还可见散落

的豆子， 母亲的碗里全是杂面。 叔父背着母

亲，常站在墙角抹眼泪。这些凄凉而温暖的画

面成为我少年时期的迷惑与不解。而现在，我

更倍觉痛心！ 我不知道人有没有来生， 如果

有，我的叔父，他一定还会叫母亲嫂子，我也

一定还做母亲的孩子。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带

着我们一步步艰难走过来的。逢收获时节，领

我和哥哥帮叔父家先收粮食。 我们弯腰将麦

子割倒，再捆束成一堆。 全割完束好，装在平

车上。母亲弓着背拉着满满一车的麦子，我和

哥哥用尽全身力气帮母亲推车。 连夜把麦子

打出来。 晒晾，簸筛，装袋，收场，种植，施肥。

施肥时母亲挑起一担担大粪的情景， 让我此

刻的心更加抽紧， 而那时的我， 是不知道痛

的，只是随天性帮母亲做活，多卖几分力气。

这样的日子一过多年， 母亲为老舅母送

了终，抚养小菊和链子长大成人。成家后的我

们纷纷离开母亲。 退休了的父亲照常是甩手

掌柜，母亲有时还骂他，但更多是亲情之爱。

去年，我血压高居不下，母亲帮我照顾孩子。

等我好点了， 母亲说父亲一人在家， 她得回

去。 炙热的太阳地，我送母亲到站牌，等她坐

上了车，我转身离开。 未走几步，突然听到母

亲大喊我的名字。我扭头，一眼瞥见短发飞扬

的母亲怀抱一个袋子，气喘吁吁地跑来，说，

这里有用醋泡好的豆子， 常吃， 血压就稳住

了。 她利索地从袋子里取出一个小袋子，说，

差点被妈又拿回了呢。

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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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车开过来了， 母亲跄踉着苍老

的步子，上车去了。

我手提袋子呆立原地， 模糊的视线越过

纷纷扬扬的尘土， 记忆的闸门突然打开———

那被黄土深掩的叔父的目光，拂开层层黑夜，

落在母亲宽阔的背上； 老家那只盛放黄豆的

瓷碗，还静静待在碗橱最深的角落，孔雀蓝的

碗沿， 鹅黄色的碗面布满伤口———那是母亲

的岁月留下的斑痕。 我仿佛回到了那个久远

的年代， 母亲的黄豆浆面做得那么香， 那么

酸，酸得我泪水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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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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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看父亲作画，便知看画须远的道理，太近易见枝节之精到，

但难品意境、寓意之深刻。 但看人恰恰相反，须近才看得细，看得清。

数日前老同学

T

来我家，见我案头放着樵声《空相上篇·驴长老》

的征求意见稿，马上说他一直在看《焦作晚报》的连载，继而提到我市

著名文化人张国柱先生为此书作的评论《怀川风雷凝笔端》，说其对

《驴长老》评价很高。

T

知道我和樵声打小便一直最好，也知道樵声一

直忙于公司商务，怎么又搞起了文学，还成了省作家协会会员和全国

诗词协会会员。 在

T

的眼里，樵声似乎有些神奇，但对于我，樵声还

是原来的那个樵声， 还是跟我一起一天天长大、 又一天天变老的樵

声。 改变的只是容颜，对文学的不倦追求和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樵声

从未改变。

我和樵声是发小，且最要好，相知相近已逾

５０

年，我下乡他上高

中，我参军他参加工作，我转业后进政府他调市委，再后来，他到企业

任职，后又自己创办公司。其间，无论同一城郭还是相隔两地，我俩联

系从未疏断，且情深意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樵声一词最权威

的诠注人。

T

对樵声的感觉是瞬间的、抽象而虚幻，而我对樵声的感

知是漫长的，琐碎而具体。我部队转业回来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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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了，其间樵声

一直在文学路上跋涉。 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以我看是个个鲜活，构

思异巧，篇篇精彩。 其诗集《燃烧的琥珀》和文集《小西屋轶事》，是在

我的鼓动下才动手整理出版的，我最清楚他的心历路程，他早就想写

一部反映怀川地、怀川人的书。 为此梦，他准备了

１７

年。 他是农民的

后代，祖辈对故土的依恋和对命运的抗争，耳濡目染，使他内心充满

了家国情怀。 他爱他的家乡，爱那里的一草一木；他爱他家乡的父老

乡亲，爱他们的过去和今天。无论他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无一不饱含

着对家乡人民浓厚的情感

当天，我和老同学

T

聊很久，内容一直是樵声。 我向他介绍了樵

声的情况：他从

2008

年开始，用

3

年时间写出了《空相》提纲，

2012

年

3

月正式动笔，半年拿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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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的《空相上篇·驴长老》初稿。在

修改过程中，他按职业类别和年龄段多方面反复征求意见，后干脆放

下公司上了月山，宿陋床、吃素斋，一待就是数月，这才有了现今《焦

作晚报》上的模样。可是他并不满足，说还要趁连载之际，广泛征纳意

见，继续修改。

T

走后，我想了解一下老友《空相下篇·山魈》创作情况，遂电话

相约，在他的工作室见了面。

他的工作室装饰和家具的风格很别致， 借用国柱先生文章里的

话，叫作“很中国”，古朴、简洁、素雅，灰砖灰瓦元素的应用，使其有了

浓郁的田园风格。 一脚踏进，像进了一个精巧的农家小院。 左侧是餐

厅，右侧是客厅，迎面是内廊。进入内廊，左有画室，右有书房。 客厅

的飘窗洒满了阳光，一只矮脚几上放着两只草编围棋篓，几两旁铺着

两个圆草垫。电视墙对面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西式或中式沙发，而是

一铺罗汉床。 床后洁白的墙壁上悬挂着樵声的行楷横幅，紫红木框，

白绢裱黄芯，上书柳宗元的《小石潭记》。 左侧是我父亲生前的国画

《连年有余》，右侧是樵声的国画《覃怀山水》。

老友相见，无须客套，很快在飘窗上摆开了围棋。手谈中我获知，

他《空相下篇·山魈》虽已开篇，写了数万字，但格子越爬越难，用他的

话说是越写情感越纠结。不难理解，我和樵声毕竟从年幼至今目睹了

共和国的蹒跚脚步和风雨历程， 如何把握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基调和

时代发展的真谛，怎样既能真实地反映历史本相，又能面对未来给人

以启迪，是个关键，拿捏的难度可想而知。

樵声说：“上篇‘驴长老’是围绕汉佛和四大家族兴衰进行的，而

下篇‘山魈’是围绕月山寺中兴和四大家族后代沉浮进行的。 二者所

绘虽是时代潮流的旁枝末节，但无一不涉及人性本质、民心向背，尤

其是‘山魈’中的人物命运，将直接揪扯着社会的敏感神经和价值观

冲突，要想把握好，确有一定难度。 ”

“哦，难度确实不小，驴长老是争取解放、选择信仰的，山魈则是

揭示矛盾，摸索途径的。”我说。樵声笑了：“是，只要往目的地奔，总会

遇到坑洼和荆棘。”“老弟花这么大心血，究竟想通过‘山魈’告诉人们

啥？ ”我又问。 樵声看了看我，很庄重地说：“民族复兴。 ”他没有言及

更多更大的道理，也没有言及信仰及其他，语调也不高，但却深深触

动了我。

在辞别老友时， 我偶尔看到电视墙最左端一人高处挂着一只黑

光闪亮的小竖匾，上边的字是凹刻的，又染了石绿，并被高脚花架上

一盆兰花的梗叶半遮半掩。走近看，主题是上庄，署名樵声，下边竖写

着三四行小字：生于斯，长于斯，情归于斯。听樵声说兰花的名字叫雪

合。雪合兰和小黑匾互为依傍，巧妙映合，颇有情调。我笑着说：“你把

老家搬进屋了。 ”樵声也笑了：“没办法，故土水甜……”

回家路上我想，也许怀川这片热土和不甘命运的父老乡亲，正是

樵声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他对家乡那种深情的眷恋，犹如雪合兰掩

映小黑匾，这是我从最近处看樵声的感觉。

凝望净影

（外二首）

□

郜希贤

你的声名来自一片海市

来自众所瞩目的惊艳的蜃楼

崖壁矗立，一部经书涌动

沧桑岩面现出佛的灵光

讲法楼上，松风不识来人

她凌空捧起的一朵云，如莲

生满禅的香气

五股泉从眼边款款走过，悠扬钟声

拂过一洼岁月的淳厚

木鱼的气息里，谁在一声声喊我

却再不能将我喊回

一只蝉在岩石上吟唱

阳光已不再是昨天的模样

古寺的净影，铺开一匹细碎的菊花

十里幽谷，袅袅飘逸一阶梵音

岁月总像风一样奔跑

苍茫云水，难以打湿秩序的轮回

草木有心，生生不息

顿悟的法门遍照佛光

一路修行的人，越走越远，

仙风清癯，也会印证一方天空

而一只秋蝉知道，时光的大石上

不能没有她的吟唱

想去五股泉

把我的信仰还给我，我将到北部的一个峡谷去

我要到那里拜一拜观音，还有那高出红尘的

五股神泉

我要在净影的树上结庐，终日卧在

佛指的祥光里

我知道，突兀的崖壁是睡了的海

静到极处，便会有了呼啸

只为今生泅渡得太久，我想把命

就此安在山坡的船上

秋 后

□

潘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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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后是俺娘挂在嘴上的一句

话， 好像什么事情都要等到秋后，

也弄不明白娘为何老把事情推到

秋后。

长大了， 知道了娘的苦衷，农

村人指望的就是这满地的庄稼，收

了秋，年初的计划就有了希望。

一场秋雨过后， 天气渐渐凉

爽。雨后的阳光清新、明媚，我们放

了学，走在软软的河滩上，岸边的

狗尾巴草已经发黄，随着风瑟瑟地

抖动着。这个时候，脱掉鞋袜，挽起

裤脚， 把脚伸进清凉的河水中，任

秋后的河水沿着脚边缓缓流动，看

着小鱼悠闲地游着，秋后的河水里

有无比快乐的童年，有晶莹剔透的

希望。

家里的大黄狗摇着尾巴站在

河边的柳树下， 迎接我们的归来。

大人们开始准备收秋的农具，二宝

爷刺啦刺啦的磨镰声在小村里回

荡着，氛围既熟悉又温馨。

院子里的葡萄熟了，散发着淡

淡的清香，圆润可爱。 小伙伴们馋

了，都忍不住跑过去，爬上凳子，选

择熟透的轻轻地摘一颗，放在嘴里

一嚼，立即，葡萄淡淡的酸味，丝丝

的甜味溜进心间， 好个秋后的圣

果，甜美了我的童年。

家家户户都在碾轧稻场，有机

器的用机器先把稻场犁一遍，没有

机器的用牛拉着木靶，女人们挑来

水， 在耙好的场地上用瓢浇水，村

子里像是约好了似的，都做着同样

的活，同样的梦。

秋后，大人们开始忙碌着， 而

我们这群孩子却是悠闲的， 可以

沿着河滩嬉戏， 可以驾着船穿过

拱桥， 用船橹使劲地敲打着船帮，

惊起一群在河边觅食的水鸟， 目

送着它们惊慌地向秋天的深处飞

去 ， 惊悸的身影随着水波扩散

着。

水边洗衣服的老奶奶，槌声在

河道里回荡，让一河的秋水有了生

机，涟漪一圈圈在心底扩散，撞在

我们的船上， 继而变得平静下来。

河边聚集着村子里洗菜的妇女和

姑娘，家家晚上吃啥菜都端在手上

了。

炊烟总是在傍晚的时候袅袅

升起，秋后的夕阳下，暮归的老农

赶着羊群，牵着老牛，烟袋锅或明

或暗的亮着，咳嗽声沿着小路曲曲

弯弯绕回到家门口。

秋后的乡村敦厚，葳蕤。 屋前

屋后，红的苹果，黄的鸭梨，一个接

一个地露在稀疏的叶子外，一个个

饱满香甜，秀色可餐。 细细长长的

丝瓜，青青嫩嫩的，挂满了藤架。菜

园里，红的番茄，绿的辣椒，紫的茄

子，像形色各异的灯笼，坠满枝丫。

田畦中，长满白霜，挺着大肚皮的

南瓜，结实圆滚，宛如一个个顽皮

的孩童，躺在叶丛里。 金黄的稻子

弯着腰，沉甸甸地低着头，等待收

割的镰刀和收割机的光临，此时的

乡下一切都是厚实的，让人感到欣

慰的。

红彤彤的柿子挂满了枝头，哪

有功夫去搭理，都到地里忙秋收去

了，挖红薯、拔花生、割稻子，秋后

的乡下已经不分白天黑夜了，回乡

下帮老人打点农活的那些离开家

里的后生， 也不忘摘一些带回去，

放在纸盒子里一闷，还要放几个苹

果、梨，味道会更甜。

秋后的枣也是最甜的，家家的

枣树都熟了，有铃枣、有冬枣、有驴

奶头枣，一棍下去，熟透的枣而便

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捡裂开的枣

儿放进嘴里，让秋后的甜美涌进心

底。有时候，一棍子下去，也会打到

马蜂窝上，惊起一大群马蜂，可不

要跑，马上趴在地上，不然，你的头

准会被马蜂蜇成西红柿。

定定神， 等马蜂绕着你飞几

圈，确认你不是打它的人而返回树

梢时，你再撒开腿逃离村庄。

秋后，稻场满了，天地空了。

乡村的秋天， 依然那么诱人，

那么劳累。娘说， 秋后， 新米下来

了， 带些回去， 让家里人都尝尝

鲜。

一张百元钞

□

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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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周时运闷头走在村街上。突然，一张红票

子“绊”住了眼神。他弯腰，捡起，竟是带有领袖头像的

百元钞。

周时运四下瞧瞧，除几个上学娃远去的背影和街

旁的村民楼，再没人影。 他搁嘴吹下钞面灰，打个对

折。再四下审视一番，确认没人，才贼兮兮将钞装进裤

兜，和先前兜里的两张

50

元钞挤贴一起。 然后，像没

事人一样去集上购买麦种。

大名周时运，绰号“走时运”，但却总背运。他活了

59

岁，从没拾过

1

元以上的钱币，而破财折本事却时

有发生。 别人种蒜发了，他也种。 结果，价格跳水，他

赔得掉头。 别人喂鸡赚了，他赶紧喂，瘟死一堆不说，

蛋价掉得顾不住成本。 他去卖菜，才卖

10

元钱，却连

菜带秤丢到了买主车上。 一杆秤

30

元，净赔。 他去卖

猪崽，半道摩托撞树跌翻，猪篓挂破，

10

只猪崽直往

玉米地里钻，他费尽九牛二虎劲，逮回

6

只，其余

4

只

咋都找不见，净赔

100

多元。 他去卖粮食，怪顺利，得

款

1500

元，分装两个衣兜，在人窝里转罢一圈，

1000

元没了，咋丢的，不知道……今天，老天也算赏脸，好

歹给个赚头，可谓时来运转的吉兆。可转念又想，这钞

毕竟是别人的，昧下难免心虚。 他知道学雷锋高风亮

节，应物归原主。可话说回来，这些年他的损失咋没见

谁给补回来。再说，这钞是谁的，没有明主，该交给谁？

村主任？警察？若没人认领，那不好过了他们！何况还

常有冒领钱钞的事呢。想到此，他觉出自己昧掉这钞，

理由充分，不必心虚自责。

时运在集上转了两圈，没见合适麦种。 眼看该午

饭了，会过日子的他，从不在集上吃一分钱东西。家里

的饭食，尽管油水小，却省俭，他急着往家赶。

刚进村，蹲在路边像专一等他的刘老泉，麻利迎

上，说时运，听说你清早捡了张百元钞。他本想一口否

认，张嘴却成了你听谁说的？老泉“嘿嘿”笑过，说没有

不透风的墙，刘快嘴呗。时运说他咋知道？老泉说他在

二楼刷牙，搁窗玻璃瞧见了，你用嘴吹的钞面灰，快嘴

早广播过了。 他说老泉哥你啥意思？ 老泉说孙子上学

缴书本费，半路丢了钞，我想……他截断说， 你想我

捡了你孙的钞？ 对， 就这意思！ 话撵到此， 显然，

时运不好再矢口否认了。 但就这样交出来， 又觉便

宜了老泉， 便问你的钞额多大？ 老泉说一张百元钞，

带领袖头像。 时运听着特不舒服， 便想上别， 说我

捡的是两张

50

元， 不对你的辙！ 老泉说拿来看看，

不对辙， 给我也不要。 时运说看看就看看， 谁怕！

他往外掏两张

50

元时， 没想带出了那张百元钞。 他

有些失慌， 忙将大钞搦进手心， 然后， 展开

50

钞，

说这会是你的？ 老泉眼尖， 看出了端倪， 说书本费

要交老师， 学校没有验钞机， 要学生在钞面写上名

字， 到银行发现了假币好找原主。 小孙那钞是我写

的名字， 你拿出那张百元钞， 有我孙子的名， 我拿

走。 没有， 你吐我一脸， 我擦都不擦， 扭头走人。

时运藏不住 “尾巴” 了， 捡钞时， 他没细看， 不知

有无名字， 心里没底， 虽极不情愿， 又不得不松开

搦钱的手。 老泉拿过百元钞， 打开对折， 领袖头像

下恰有刘顺娃仨字。 老泉蔑一眼时运， 说你可看清

了， 这是我孙的名字， 这钞， 我拿走了， 谢谢哇！

这怪味的谢谢哇堪比扇耳光， 时运满面羞红， 恨不

能一头钻进万米深缝……

回家路上， 他觉得村人都在咬耳朵指戳他。 到

家关上门， 自抽三个耳光。 只说丢人现眼， 至此结

束。 谁知不一会儿， 一身酒气的林虎进院门就咋唬，

说时运叔， 你捡了两张

50

元， 那是我丢的， 还给

我！ 恼怒至极的时运冲出屋门， 说哪个烂舌根的陷

害我， 我啥时捡过

50

元， 还两张？ 林虎说听老泉叔

说是你亲口讲的， 村里人都知道。 咋， 又想反悔？

天爷， 真造孽啊， 为给老泉上别说的假话， 却被认

作了真供状。 还有啥说的， 自己红嘴白牙说的话，

若再辩解，不仅无人相信，反会把名声弄得更臭。为息

事宁人，也只得认了。 时运只好掏出两张

50

钞说，给

给给，不管是不是你的，我算认了。 林虎说时运叔，你

啥意思，好像我在讹你？心力交瘁的时运，不想再往大

处丢人，便说这俩

50

钞是你的，我记错了，中吧！林虎

心下欢喜，便装起两张

50

钞，吹着口哨走了。 留下时

运，瘫坐地上，像一条丧家狗。

好半天，时运爬起来，一头栽倒在床上，痛哭起

来。 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不该起昧心。 想占小便

宜，反倒吃大亏。 倒赔百元事小， 身败名裂事大。 他

虽有冤情， 但谁都不会相信。 而臭名声却不胫而走，

早已妇孺皆知， 真辱没了八辈先人， 他上吊的心思

都有！

入夜， 时运越想越没法见人， 正想如何结束自

己， 忽听有人敲门， 还伴着叫喊， 是林虎。 出于好

奇， 他开了院门。 林虎一手拿着两张

50

钞， 进门就

喊时运叔， 这两张钞不是我的。 怪我中午喝高了酒，

成了浑球， 本来要装身上去赶集的两张

50

钞， 忘在

了床席下。 到集上一摸兜，屁钱没有，想着是丢了，听

老泉说你捡钱了，以为是我的，才来找你。刚才儿子回

来，找出了我那两张

50

钞。这两张是你的，叔，真对不

起……

时运像迷路崽突然找见亲妈，不涕泪涟涟，纷如

雨下。 而沉冤昭雪般的感觉，使他做人的信心陡然倍

增。 说到底，世间还是好人多啊！ 林虎若昧下这钱，保

不准今晚自己就死定了。是林虎还了清白，雪了冤情，

更活了自己一条人命……可见人呐，任死都不要昧心

捣鬼。因为欲捣鬼者，无不被鬼捣得人鬼皆非，害人又

祸己。 这教训，的确深刻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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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 （油画） 钟华友 作


